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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２０２２年的数据,考察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研

究表明,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和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促进农户

参与电子商务、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两个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驻村第一书记的学历水平越

高、原单位的级别越高,越能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不会明显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驻村第一书记在原单

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并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行第一书记

制度,有针对性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逐步建立人才下乡、人才返乡的长效机制,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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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

方面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在新时期的历史性选择,其最终目标

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断努力,在现行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

脱贫,我国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对人口大国而言,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推进共同富裕,均离不开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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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有效组织与分配.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既离不开党对社会资源的精准组织,也离不开基层

干部的积极作为.在众多扶贫参与者中,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得到较多关注.在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后,我国于２０１５年开始了从机关选派优秀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
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一书记挂帅”[１](P４).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引领下,驻村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自

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有效地组织乡村内部的资源并使其与外部资源有机对接,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力量.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扶贫实践,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其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

用[２][３][４].总体而言,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如今,
我国已经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驻村第一书记能否继续发挥组织带动作用,推动农村地区的共

同富裕?
本文认为,探讨驻村第一书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虽然扶贫是选派驻村

第一书记的重要原因,但是,解决农村地区存在的组织涣散、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也是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的诱因之一.这意味着,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扶贫,而是多维度的.对驻村第一书记

的作用进行全面分析,就不能仅将目光集中在原贫困村,而是要综合分析其在所有农村的影响.另一

方面,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国家的农村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因此,探讨

驻村第一书记能否推动共同富裕,同样意义重大.如果在实证层面能够证明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推动

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那么既能够从新的维度重新审视驻村第一书记的重要作用,也能够为实现共同

富裕提供新的思路;而且,还能够为驻村第一书记的继续选派提供经验支撑.
虽然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方面的突出贡献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证明,但少有研究考察其对农村地

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尤其缺乏建立在大样本之上的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考察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文利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在实证层面检验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拓展了关于驻村第一书记的研究视野;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从电商发展和集体经济两个维度检验

驻村第一书记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第三,在分析视角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分析城乡之间

的共同富裕,本文聚焦于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问题.与城市相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熟人社会的农

村地区,“不患寡而患不均”观念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缩小农村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既有利于维护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也有助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因此,分析农村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本文的出发点

(一)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相关研究简述

作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才,驻村第一书记无疑可以在乡村大有作为.相关文献表明,驻
村第一书记既可以推动贫困村① 脱贫,也能够提高村庄的治理绩效.当然,第一书记驻村期间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
在脱贫方面,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很多研究认为,驻村第一书记的个人特性及

其所在组织的特征会影响扶贫的效果.例如,倪大钊等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区的数据,研究了驻村第

一书记的一些特征对扶贫效果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驻村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层级和职务职级越高,扶
贫效果越好;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扶贫效果越差[５];刘湖北等同样认为,驻村第一书记的社会资本(单
位背景、工作能力等)对扶贫绩效有重要影响[６].

在基层治理方面,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推动基层“善治”.例如,舒全峰等的实证研究表明,驻村第

一书记可以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缓解农村治理危机[７];汪崇金等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驻村第一

书记的研究表明,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提高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进而提高村庄社会资本水平,推动乡

村振兴[８];印子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不仅可以督促科层体制内的干部体验民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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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感,进而降低治理成本[９].
与此同时,驻村第一书记“下乡”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在冯嘉馨和程美东看来,驻村第一书记与贫

困户之间博弈权力的不对等、“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压力等因素使得驻村第一书记与贫困户之间存在

利益冲突[１０];驻村第一书记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冲击乡村社会原有的治理体系[１１];如果不能与乡村社

会的利益结构、文化规则等实现有机嵌入,驻村第一书记的治理成效则受到制约[１２].
(二)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尽管学术界对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分别都有较多研究,然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

研究则比较缺乏.同时,少有的关于驻村第一书记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以理论分析或案例研究为主,缺
乏基于大样本的、规范的实证分析.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是邓军和邓国彬对西南地区某村第一书

记驻村实践的案例研究.他们的分析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１３].该

文为探讨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分析线索.为了与现有研究形成补

充,本文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严谨的计量模型,从整体考察

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
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农村发展仍然不充分的当下,探讨驻村第一书记能否推动农村

地区的共同富裕,无论是对考察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安排而言,还是就提升广大农民的幸福感而言,均
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

一般而言,驻村第一书记来自村庄外部.与村支书、村主任等村干部相比,驻村第一书记通常具

备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可以将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看作上级部门

向乡村输送人才的一种方式.本文认为,具备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驻村第一书记可以切实推动农村

地区的共同富裕.从基本含义讲,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两个层面,分别对应收入差距的缩小

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将从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两个方面分析驻村第一书记对农

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
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可以帮助农户提高收入,实现“生活富裕”.第一,在农户层面,驻村第一书

记可以直接帮助农户就业、增加创业机会,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沙

雅镇向阳村第一书记马吉主动与县工业园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接,帮助贫困人员就业、实现增

收②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龙山镇段营村第一书记夏洁引入亳州众盛服饰有限公司发展劳动密集型

服装加工业,带动３０名村民就近就业和增收③ .周波等基于江西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驻村

第一书记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概率和创业绩效[１４];张文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的分

析表明,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两个路径,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１５].
第二,在村庄层面,驻村第一书记能够为村庄带来发展资源,以村庄的发展带动农户收入水平提高.
例如,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北毛峪村第一书记昝兴湖积极争取外部资金,为村集体打造了菌菇

种植基地,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农户增收④ ;山东省莱西市日庄镇河北夼新村第一书记王

泗卷利用自身优势,为所在村庄组建了“惠农乐淘”电商平台,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农增收⑤ .
王波和刘卫东利用山东省７个地级市的数据研究发现,驻村第一书记既可以提高村庄产业链的融资

需求,也能够提高内外部产业链的融资水平,从而推动乡村振兴[１６];孟丽莎等考察了驻村第一书记对

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认为驻村第一书记的驻村帮扶推动了乡村的产业发展和贫困户脱贫[４].由以

上两点可知,通过直接带动农户就业、创业以及通过村庄整体的发展带动农户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可

以切实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实现“生活富裕”.
另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有助于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农户的共同发展.具体而言,第

一,驻村第一书记可以带动低收入群体发展,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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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一在于帮扶,帮扶的另一层含义是“托底”.驻村第一书记对低收入群体给予更多关注,从而提高

其收入水平.因此,如果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

提高,这部分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便会缩小.实际上,驻村第一书记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方面

贡献显著[２][１７].第二,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改善村庄公共治理,从而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村庄组织涣散问题,通过组织农户实现抱团取暖.缩小收入

差距不能仅靠家庭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社会性的组织机制.就农村地区而言,村庄公共治理能力的提

高,既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能够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农户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提
高其致富能力,从而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研究表明,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提高村级党组织的

组织力以及发展村庄集体经济的能力[１８],而集体经济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１９].王丹莉

和武力考察了西藏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他们的案例分析表明,驻村干部可以提高当地乡村的组

织动员能力,并通过多种渠道为乡村争取发展资源,从而改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２０];王亚华和舒

全峰指出,通过发挥驻村第一书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可以提升农村公共治理能力[２１].进

一步地,农村公共设施完善和治理能力提高有助于村民共同发展.由以上两点可知,驻村第一书记可

以通过提高农户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发展村庄各类事业两个途径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

差距.
综合所述,驻村第一书记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可以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有

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驻村第一书记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
(二)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间接影响

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就农村地区而言,一方面,要激活各类资源,
畅通与扩展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推动从产品到收入的转变,不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则要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使禀赋差异较大的农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持续分好“蛋糕”.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大大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农户可以通过更多途径与市场对接,不断开拓市场,使农产品通过交

易转变为收益;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则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带动自身发展能力较弱个体实现

一定程度的发展,使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基于此,本文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提高

农户的电子商务参与水平和推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两个渠道,推动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

１．通过促进农户参与电子商务推动共同富裕

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能够提高农户的电子商务参与水平.一些第一书记的驻村实践表明,他们

能够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帮助农户掌握必要的技能,从而使其积极参与电子商务.例

如,沈阳市康平县刘家窝堡村第一书记积极培训村民,帮助村民建立淘宝店铺,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⑥ ;山东郯城第一书记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电商＋农户”模式,带动农户积极参与电子商

务[２２];山东省莱西市日庄镇河北夼新村的第一书记帮助村民掌握直播知识并与企业合作开发了电商

平台,农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扩大产品销路⑦ .总体而言,驻村第一书记的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具有

来自电商、媒体、专家和当地龙头企业等部门的人脉[６],有一定的能力推动村民利用电商平台参与线

上销售.上述结论得到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支持.例如,邵珊等分析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

作用,认为互联网平台与驻村第一书记的合作可以更好发挥后者的身份优势,让广大农户积极参与电

子商务并享受电商发展的红利[２３].由此可知,驻村第一书记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电子商务参与水平.
另一方面,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分析还是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电子商务既能够提高农户的

收入水平,也能够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可以推动共同富裕.从理论层面看,电子商务的发

展,能为农产品提供更加广阔的销售渠道,提高产品销售半径,推动农产品向货币(收入)的转化,从而

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且,低收入群体的信息相对闭塞,难以通过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销售农

产品,而互联网平台的进入成本较低,参与电子商务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产品销售能力,使其收入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从而缩小与其他农户的收入差距.从学者的实证研究看,诸多研究也证实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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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例如,邱子迅和周亚虹的研究表明,电子商务的发展既可以显

著提高农户收入,也能够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２４];曹增栋同样分析了农村电子商务(以淘宝村数量

衡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淘宝村数量增加在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时也降低

了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２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驻村第一书记能够通过促进农户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在提高农户收入水

平的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２．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

一方面,政府对驻村第一书记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寄予厚望.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２１年印发的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驻村第

一书记的主要职责任务之一.实践表明,驻村第一书记能够切实推动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驻村第

一书记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利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吸引社会各界尤其是原单位的资源,推
动所驻村庄的产业发展,而这些资源最可能投入到村庄集体产业和集体经济.正如程虹和吴润清的

研究所言,驻村第一书记能够为所驻村庄带去各类资源,推动村庄集体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３];王同

昌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从而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１８];杨晓婷等对

豫、冀、晋三省１３位扶贫第一书记的多案例分析同样证实了驻村第一书记对推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的积极意义[２].
另一方面,多个研究已经证实,发展集体经济既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也能够缩小农户之间

的收入差距,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理论上,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兼顾效率(提高收入水平)与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２６].李卓的案例研究表明,发展集体经济能够以

村集体为平台对接大市场,提高全体村民的收入水平,也可以通过逆市场化的分配方式缩小农户之间

的收入差距,因而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１９].母娜和王征兵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既可以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也能够通过弥合农户分

散经营导致的生产绩效差距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２７].丁忠兵和苑鹏则具体

测算了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均超过１％,而且这种贡献程度还有上升的趋势[２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驻村第一书记能够通过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

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电子商务参与水平推动共同富裕.
假设３: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库.该数据库包含个人、农户和行政村三个层面的信息.２０２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对黑龙江、陕西、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宁夏、浙江、广东和贵州１０个省份、５０个县(市、区)、１５０个乡

(镇)、３００个行政村和３８００多位农户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２０２２年,又对上述地区进行了追踪调查,
并补充、完善了调查问卷.本文主要考察驻村第一书记对所驻村庄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农户之间收入

差距的影响,仅２０２２年的调查问卷包括驻村第一书记的信息,因而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这一

次调查.
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将村问卷与农户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匹配;其次,去掉存在明显缺失值的

样本;再次,剔除了调查当年派驻第一书记的样本;最后,为了剔除异常值对分析结果的可能影响,本
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１％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３２２４个有效农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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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包括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差距缩小两个层面的内容,相应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也

有两个.第一,家庭经营净收入.CRRS(２０２２)数据从多个维度刻画了农户的家庭收入情况,包括

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本文之所以将家庭经营净收入作为被解释

变量,是因为其最能体现驻村第一书记的作用.驻村第一书记带来资源的主要投放地是村庄,因
此会影响村庄产业的发展,而这与农户的经营性收入直接相关.不过,为了使本文的分析结果更

加可靠,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还将包括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四

种收入在内的家庭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其用于稳健性检验.第二,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不仅要提高全体农户的收入水平,还要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参考相关

学者的研究[２９][３０],本文使用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 Kakwani指数作为农户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
该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gapk＝
１
nμI

∑
n

i＝k＋１
(Ii－Ik)＝γ＋

Ik

(μ＋
Ik－Ik)

μI
(１)

式(１)中,i和k分别表示样本中的第i个和第k个农户,gapk 表示农户k与其他农户相比的收入

差距,n表示样本总量.样本家庭对应的收入向量为I,I＝(I１,I２,,In),按收入水平升序排列.μ＋
Ik

表示总样本中家庭经营净收入超过Ik 的农户家庭经营净收入的均值,γ＋
Ik表示家庭经营净收入超过Ik

的农户数量占样本总量的比重,μI 表示样本农户家庭经营净收入的均值.Kakwani指数的取值范围

是[０,１],数值越大,表明与其他农户的收入差距越大.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村庄是否有驻村第一书记.如果某一行政村有驻村第一书记,则将该变

量赋值为１,反之则赋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

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与家庭因素有关,也与村庄层面的因素有关,因此,
本文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在农户层面,本文选取户主性别、户主政治面貌、户主受

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程度、户主在本村的职务、户主就业情况、家庭规模、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情况

以及年经营土地面积等为控制变量.在村庄层面,本文将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车行距离,通过手

机导航得到)和本村集体资产总额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名称、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水平 家庭经营净收入(元),取自然对数 １０．１２０ ９．３１０ １２．４３０
收入差距 根据 Kakwani指数计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０．５７２ ０．１２２ ０．９９１
驻村第一书记 村庄是否有驻村第一书记:是＝１,否＝０ ０．７３６ ０ １
户主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９３６ ０ １
户主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其他＝０ ０．２４６ ０ １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０;学前幼儿园＝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中
专＝５;职高技校＝６;大学专科＝７;大学本科＝８;研究生＝
９;其他＝１０

２．７５１ ０ １０

户主健康程度 很好＝１;好＝２;一般＝３;差＝４;很差＝５ ２．２９１ １ ５

户主在本村的职务
村支书/村主任、村委委员/支委委员、小组长、合作社或集体
经济组织的监事会/理事会成员等＝１,普通村民＝０ ０．１８５ ０ １

户主就业情况 全职务农、非农就业或兼业＝１,其他(上学、退休或无业)＝０ ０．８５８ ０ １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人) ４．１８５ １ １６
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 家庭是否有成员加入合作社,有＝１,无＝０ ０．２０３ ０ １
年经营土地面积 家庭当年经营土地的总面积(亩) １３．８００ ０ ６１．３００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 车行距离(公里) ５．６５０ ０．５００ ２５
本村集体资产总额 集体资产总额(万元),取自然对数 ６．８３０ １．５００ １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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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Yi＝βo＋β１Di＋β２X＋εi (２)
式(２)中,i表示农户,Yi 分别表示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Di 为核心解释变量,X表示农户和村庄

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误差项.不同县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可能有所不同,为了避免县级层

面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回归中本文还控制了县域虚拟变量.本文主要关注β１,基本的判断原

则是:当被解释变量为收入水平时,β１ 若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收入差距时,β１ 若显著为负,便可

证明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即驻村第一书记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下文将通过实证检验,依
次验证上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驻村第一书记均可

以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经营净收入,同时也能够显著缩小该村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据此我们可以认

为,本文的研究假设１得到了初步证明,即驻村第一书记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

驻村第一书记 ０．９０７∗∗∗

(０．２１９)
０．７１５∗∗∗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１)

户主性别 １．２０３∗∗∗

(０．３７０)
０．０２

(０．０１７)

户主政治面貌 ０．２４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户主受教育情况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

户主健康程度 ０．１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３∗∗∗

(０．００４)

户主在本村的职务 ０．１４３
(０．２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１２)

户主就业情况 ３．５６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家庭规模 ０．２４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年经营土地面积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

本村集体资产总额 ０．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县域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６．１４７∗∗∗

(０．１９１)
２．６４７∗∗∗

(１．００２)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２１)
观测值数 ３２２４ ３２２４ ３２２４ ３２２４
R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７７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内生性讨论

内生性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来源:遗漏变量、互为因果和测量偏差.在本文的分析中,上述问题并

不严重,因而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在遗漏变量方面,第一书记的派驻主要是上级政府的行为,相对于行政村而言是一个“外

生”变量.而对农户而言,影响其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在家庭内部,因此,即便遗漏了影响农户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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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也不太可能同时影响第一书记的派驻行为,故本文的遗漏变

量问题并不明显,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其次,在互为因果方面,理论上存在越贫困的地区越有可能派驻第一书记的可能性,实际上派驻

第一书记的很大原因在于村庄整体处于贫困状态或组织能力涣散.这意味着,第一书记的派驻行为

本身可能不是严格外生的.不过,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同样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明显影响.一方面,虽
然帮扶是派驻第一书记的重要原因,但是并非只有原贫困村派驻了第一书记,部分非贫困村同样也派

驻了第一书记.根据«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驻村第一书记的选

派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要全覆盖,对建档立卡贫困村要全覆盖.可见,组织涣散的非贫困村同样派驻

了第一书记,这说明,第一书记的派驻本身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并不如理论上设想的那样

强.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潜在的互为因果关系,本文根据问卷中的第一书记派驻时间数

据,在回归中已经剔除了调查当年派驻第一书记的研究样本,在数据层面做到了第一书记派驻在前、
农户取得收入在后,从而降低了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最后,在测量偏差方面,虽然可能存在农户低报家庭收入的现象,但是,所有农户均可能存在这种

低报现象,那么偏差的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低报不会使本文的估计结果发生明显变化.另

外,收入差距是相对值,收入水平的整体性低报不会对这一相对值产生明显影响.所以,本文认为,测
量偏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综上所述,本文虽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但是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估计结果更加可信,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倾向得分匹配法.不同村庄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会使不同的村庄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倾向得分匹配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

处理组与对照组不可比的问题.该方法的核心在于,以一系列的前置变量为匹配变量,从处理组和对

照组分别选择在匹配变量方面最为“接近”的样本,并将其作为一组对照.匹配后的样本在匹配变量

方面不再具有系统性差异,从而更加可比,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更加可信.为保证上文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匹配,重新估计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户

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匹配结果表明,在匹配前,部分变量(农户收入水平、户主政治面貌、村
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本村集体资产总额)在有无驻村第一书记的两个组别存在显著差异.匹配

后,相关差异不再显著,表明匹配效果较好.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估计的结果如表３列(１)~(４)
所示,可以发现,匹配之后,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
系数的符号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表明,上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即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提高农

户收入水平、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
第二,更换被解释变量.根据CRRS(２０２２)的农户问卷,本文还将农户层面的经营净收入、工资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加总,得到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变量,并计算相应的收入差距,再将其

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３列(５)~(６)所示.可以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变量

仍然显著,系数符号也与基准回归相同,再一次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３ 稳健性检验

核匹配

(１) (２)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半径匹配

(３) (４)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更换被解释变量

(５) (６)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驻村第一书记 ０．６１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３)
０．５４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８３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３１５６ ３１５６ ３１７０ ３１７０ ３２２４ ３２２４
R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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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农户参与电子商务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是驻村第一书记促进共同富裕的可

能机制.为了验证相关研究假设,根据CRRS(２０２２)的问卷设计,本文构造了两个机制变量,以此检

验驻村第一书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

１．农户参与电子商务

为了验证农户参与电子商务在驻村第一书记影响农村地区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

CRRS(２０２２)农户问卷的信息,本文根据农户对“家庭是否有经营的产品通过网络交易”这一题项的

回答构造农户电子商务参与变量.如果回答“是”,则将该变量赋值为１,反之,则赋值为０.以农户电

子商务参与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４列(１)所示.可以发现,驻村第一书记提高了本村农户参与

电子商务的概率.而且,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此可见,驻村第一书记的确可以通过推动农

户参与电子商务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本文的研究假设２得到验证.
　表４ 作用机制检验

(１) (２)
家庭是否有经营的产品通过网络交易 村集体经济收入

驻村第一书记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３０６６ ２８０６

PseudoR２/R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２

２．村集体经济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普惠性,发展集体经济是推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本文将

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机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４列(２)所示.由该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驻村第一书记能够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而且,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此可见,驻村第一书

记的确可以通过推动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本文的研究假设３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上文通过各种方式验证了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考察驻村

第一书记这一制度安排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时,可以将所有的驻村第一书记看作“同质”的,仅关注驻村

第一书记的有无即可.然而,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都具有一定的个人特征,他们原单位的特征也有一

定差异,这些特征对驻村第一书记的致富效应可能存在影响.正如相关研究表明的,驻村第一书记的

个人特征、原单位的特征均会影响扶贫效果[５][６].那么,驻村第一书记的相关特征变量是否会对农村

地区共同富裕产生异质性影响? 以下就此展开分析.
将驻村第一书记的相关特征变量赋值如下: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学历水平方面,大专及以下＝１,本

科＝２,硕士＝３,博士＝４;在驻村第一书记的行政级别方面,股级＝１,科级＝２,处级＝３,厅局级＝４,
厅局级以上＝５;在驻村第一书记原单位级别方面,乡镇级＝１,县级＝２,市级＝３,省级＝４,国家级＝５.
表５基于有驻村第一书记的子样本,分析了驻村第一书记的个体特征及其原单位特征对共同富裕的

影响,根据表５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学历水平而言,驻村第一书记的学历越高,越
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虽然更高学历的驻村第一书记更有可

能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二,就行政级别而言,驻村第一书

记在原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也越有利于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且,这两种影响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也就是说,驻村第一书记在原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助

于推动共同富裕.第三,就单位级别而言,驻村第一书记原单位的级别越高,越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

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虽然原单位级别越高的驻村第一书记更能缩小农户之间的

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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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可从组织带动能力角度解释上述结果.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

用,本质上要依靠其能够调动起来的各类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与驻村第一书记的学历和单位级别

相比,驻村第一书记本人的行政级别具有更强的组织调动各类资源的能力.原因在于,在一个部门内

部,个人的行政级别越高,其管理能力往往越强,这种管理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资源的组织

调动能力.因而,在原单位行政级别越高的驻村第一书记,越能够为所在村庄带来发展资源,从而更

有可能推动共同富裕.
与驻村第一书记本人的行政级别相比,其学历和原单位级别在组织调动资源方面处于弱势,尤其

是在驻村第一书记整体的学历水平和原单位级别不高的情况下.在本文全部样本中,驻村第一书记

学历水平的均值为１．０６,驻村第一书记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样本占比仅为３．８％;驻村第一书记原单

位级别的均值为１．４,表明绝大多数驻村第一书记原单位的级别在乡镇和县一级;驻村第一书记本人

行政级别的均值为１．７,表明多数驻村第一书记的行政级别接近科级.在乡村范围内,平均而言,个人

行政级别接近科级的驻村第一书记组织调动资源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这些驻村第一书记而言,总
体学历水平和原单位级别均不高,因而依托学历和单位级别调动资源的能力要弱于驻村第一书记本

人的行政级别.因此,虽然驻村第一书记个人的学历水平和原单位的行政级别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

入水平,但无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表５ 驻村第一书记相关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学历水平

(１) (２)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行政级别

(３) (４)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单位级别

(５) (６)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驻村 第 一 书 记 个
体/原单位特征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２３７４ ２３７４ ２３５０ ２３５０ ２３７４ ２３７４

R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２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驻村第一书记在帮扶、乡村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那么,在我国已经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正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期,驻村第一书记能否推动

共同富裕? 少有研究就此展开严谨的学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大样

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驻村第一书记对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驻村第一书记既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也能够显著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因

此可以推动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上述结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被解释变量等方式进行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驻村第一书记可以通过促进农户参与电子商务、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两

个途径,推动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最后,驻村第一书记的个体特征和原单位特征对共同富裕具有异

质性影响.具体而言,驻村第一书记的学历水平越高、原单位级别越高,越能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
不会明显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驻村第一书记在原单位的个人行政级别越高,越能够提升农户的

收入水平、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继续推行第一书记制度.本文的研究表明,驻村第一书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帮扶作用,在新

的历史时期还会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行第一书记制度,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

的人力资本优势和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双

重缺失困境,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人才基础.
第二,有针对性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促进农户参与电子商务、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是驻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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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且,驻村第一书记在原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能够推动共同富

裕.因此,一方面,鼓励具有电子商务方面相关知识和社会资本优势的机关优秀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

记;另一方面,鼓励行政级别更高的机关优秀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提高村庄组织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三,在派驻第一书记的基础上,建立人才下乡、人才返乡的长效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高

素质的人才.驻村第一书记就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一类人才,虽然驻村第一书记有助于推动

共同富裕,但是,驻村第一书记相对农村而言仍然是“外部力量”,到了一定期限仍要返回原工作岗位.
为了使农村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建立人才下乡、人才返乡的长效机制,要通过体制机制设计,既
让人才愿意来到乡村、在乡村留得住,又要为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空间和平台,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

注释:

①２０２０年,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贫困村”的称呼不再适用.出于分析、理解和表达上的便利,在不影响文章基本内容的基础
上,本文仍沿用这一称呼.

②资料来自凤凰网:«倾力为民结同心———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沙雅镇向阳村第一书记马吉»,https://www．
１２３７１．cn/２０２１/１２/３０/ARTI１６４０８３５９５８５１４５００．shtml.

③资料来自人民网:«甘做扶贫路上的一粒沙———记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龙山镇段营村第一书记夏洁»,https://www．１２３７１．cn/
２０２１/１２/２３/ARTI１６４０２４５９２５５２２１２８．shtml.

④资料来自 中 国 共 产 党 新 闻 网:«驻 村 书 记 进 山 村 帮 到 群 众 心 坎 里»,http://cpc．people．com．cn/n１/２０２４/０７０５/c４４４７９５Ｇ
４０２７１３０８．html.

⑤资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一书记辟出教育助农新路»,http://cpc．people．com．cn/n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６/c４４４７９５Ｇ３２５２０２７２．htＧ
ml.

⑥资料来自第一书记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敲开“致富门”»,https://dysj．youth．cn/ywlm/２０２２０９/t２０２２０９０６_１３９７９０９９．htm.
⑦资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一书记辟出教育助农新路»,http://cpc．people．com．cn/n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６/c４４４７９５Ｇ３２５２０２７２．h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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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rstSecretaryandCommonProsperityinRuralAreas:AnEmpirical
AnalysisBasedonCRRS(２０２２)

MATaichao１　ZHANGChunhua２　WANGQiankun２

(１．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７３２,China;

２．Business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１０００８８,China)

Abstract:UsingtheChinaRuralRevitalizationSurvey(２０２２),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the
firstsecretaryoncommonprosperityinruralareas．Thestudyshowsthat:thefirstsecretarycan
notonlysignificantlyincreasethefarmers＇income,butalsocanreducetheincomegapbetween
farmers,thushavingacertaincommonprosperityeffect．Theaboveconclusionsarestillvalidafter
therobustnesstestofthe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methodandreplacingtheexplanatory
variables．Thefirstsecretarycanpromotecommonprosperitybypromotefarmers＇participationineＧ
commerceanddevelopingcollectiveeconomy．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highertheeduＧ
cationlevelofthefirstsecretary,thehighertherankofhisoriginalunit,themoreheorshecaninＧ
creasethefarmers＇income,butwillnotsignificantlyreducetheincomegapbetweenfarmers;the
administrativelevelofthefirstsecretarycannotonlyincreasethefarmers＇income,butalsocanreＧ
ducetheincomegapbetweenfarmers．Inthefuture,itwillbenecessarytofurtherpromotethesysＧ
temoffirstsecretaries,selectandappointfirstsecretariesstationedinvillagesinatargeted
manner,andgraduallyestablishalongＧterm mechanismfortalentstogotothecountrysideandfor
talentstoreturntothecountryside,sothattherevitalizationoftalentscanpromotetherevitalizaＧ
tionofthecountrysideandcommonprosperity．
Keywords:TheFirstSecretary;CommonProsperity;EＧcommerce;Collectiv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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